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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童书出版

及原创儿童文学事业的迅猛发展，儿

童文学现象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存在形

态，面目斑驳，难以辨识，而儿童文学

理论批评、评价标准研究的滞后又没

能对多元动态的现象做及时发言和廓

清，导致诸多儿童文学认识观念上的

问题迷雾重重，众说纷纭。这个过程中

有两大问题最值得关注：一是出现了

一些专业人士一看就知道不是“儿童

文学”的作品，却在儿童文学的领地里

堂而皇之“登堂入室”；二是出现了一些极具探索与创新精神的“儿童文学”，可

是理论界却对其“支支吾吾”，不敢裁决判断。这两大问题都在迫切地吁求我们

对“儿童文学的边界与文学性”这样一个理论命题，基于儿童文学的时代性变

迁这样一个背景，做出更新的研究与探讨。本期推出的两篇文章均立意于此，

汤锐一文抽丝剥茧，打桩立柱，重释阐明“儿童本位”就是儿童文学边界的原

点，并深度辨析其融通于人类的普遍天性与文学的母题性的文学性要义；齐童

巍一文则以开阔的中外儿童文学视野，立足当下儿童文学现象的新变，着重勾

勒出三个领域边界已被打破的文学事实，促请我们积极关注儿童文学的观念

变革问题。 ——李利芳

儿童本位与大道至简
——漫谈儿童文学的边界与文学性 □汤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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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儿童文学的边界与文学性的话题，自

从儿童文学诞生以来，每个时期的儿童文学作

家群体从未停止过探索和拓展，每个时期都会

出现一些富于实验性的、发人深思的创作现象

和理论观点。随着不同代际的作家给儿童文学

队伍带来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观念和价值取

向，以及越来越多的成人文学作家渗透进儿童

文学创作群体，理论家们与作家们在不断探索

儿童文学的人文疆域、美学疆域，不断尝试拓展

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空间和思想空间。回顾近

些年的儿童文学创作，虽然存在着由于市场发

展过快而导致的良莠不齐，但是仍有不少勤于

思考、勇于创新的作家及作品，无论是在题材、

主题、社会生活的开掘还是在艺术表现形式等

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甚至有一部分探

索作品，明显呈现出“偏离”传统儿童文学轨道，

或者说与我们过去习惯的儿童文学不太一样的

特点，直观地观察，似乎明显越过了“儿童本位”

的边界，在题材、审美意趣、人物内涵等方面都

在向更广阔的社会范畴辐射，这类现象早已不

是个例，而是越来越多、呈一定规模。

回顾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这种情况十分

眼熟，尤其令人想到过去数十年间曾几度出现

过的关于“儿童文学成人化”的讨论，“成人化”

可能是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中各种越界现象最一

针见血、最简单笼统的质疑。其实，每个时代的

儿童文学都会触及“深与浅”之类的问题，这种

矛盾和讨论从未中断过，只是在不同时期不断

改头换面而已，历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中总有一

些不安分者，在不断尝试以各种方式去接近儿

童与成人之间、童年与成年之间、童年与大千世

界之间关系的真相。

“成人化”与“儿童本位”是否真的冲突？为

什么各个时期总有人乐此不疲？正如一切产生

矛盾和观念交锋的区域一样，它是一个极具复

杂性和包容性的中间地带、一个重要并且有魅

惑力的灰色地带，几乎潜伏着关于儿童文学的

边界与文学性的全部值得质疑的问题，也几乎

潜伏着儿童文学的边界与文学性的全部值得探

讨的可能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盘根错节。

很多作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破解成功的并

不多，而那些成功了的就是经典。

如上所述，自儿童文学这个特殊的文学门

类诞生以来，就一直有一种关于其边界与文学

性的潜在争议相伴相生，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

话题反复出现。究其争议之核心，无非两极：一

方认为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一方认为儿童

文学是老少皆宜的。立足于前者，往往排斥儿

童文学的“成人化”；立足于后者，往往强调儿童

文学的“文学高度”。但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

有合理的立论基础，这恰恰是由儿童文学那貌

似天真无辜但却十足复杂的本质造成的。儿

童文学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个文体被独立出来

圈地竖旗的理由是，儿童文学是一种以儿童为

读者对象的文体，其目标读者是儿童而绝大多

数作者是成年人，这一出厂设置本身就已潜伏

了“成人化”与“儿童本位”之间几乎无法调和

的冲突。

面对儿童，成年人（无论是父母还是教师）

是天然的引领者、教育者，所以才会有“儿童文

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这样几无可辩的时代性

定义，之后的各种说法基本上没有也不可能脱

出这个最初的定义原型。这一定义将儿童文学

的上述出厂设置中潜藏的矛盾冲突直接转化为

生产力，转化为儿童文学简单明了的边界。

然而，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

她的魅力究竟何在？成年人将儿童作为目标读

者竖起了儿童文学大旗，这是她的边界支点，但

似乎并不是她能够立足百年、吸引一代又一代

作家为之竞折腰的全部理由。儿童文学在本质

上毕竟不同于蒙童读物、初级教科书，后者是目

的性极其明确单一的文体，而作为“文学”的儿

童文学，是与人类的普遍天性、与文学的母题性

一脉相承的。

相对于儿童，成年人是天然的引领者，也是

天然的父母，在引领、教育的同时，也有天然的

舐犊之情，每个父母都从自己的幼子或别人的

幼子身上感受过儿童的稚态美，无一例外。另

一方面，每个成年人都曾经是个儿童，亦无一例

外。连马克思都曾经说过：“一个成人不能再变

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

不使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

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每一个

时代的固有性格不是纯真地活跃在儿童的天性

中吗?”人类所共有的对童年的怀恋和追忆，在

中外浪漫主义者那里已成为一种深刻的宗教般

的自然崇拜情绪。也正是出于对童年的热烈怀

恋和追忆，才出现了许多作家根据自己童年经

历而写出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即使是在“儿

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定义主导时期乃

至更早的阶段，大多数“染指”儿童文学创作的

作家不仅站在“教育”的立场，同时也站在“母

爱”的立场和“追忆童年”的立场，醉心于“童年”

“童心”的天真稚态之美。这就进入了儿童文学

的文学性范畴，进入了文学的母题性范畴，因为

涉及了最普遍的人性。所谓母题，就是指那些

涵盖了最普遍的人类生命经验和最普遍的人类

情感需求的题旨，童年生命的稚态美就是这样

的事物之一，也是（必须是）构成儿童文学之文

学性的支柱性组成部分。

然而，虽然每个成年人都曾经是儿童，并且

大多数成年人都做过父母，但是表现纯正而不

造作的稚态美还是需要特殊天赋的，譬如前苏

联作家盖达尔的作品《丘克和盖克》，譬如法国

作家桑贝和戈西尼的作品《小淘气尼古拉》，譬

如张天翼的作品《大林和小林》，等等。《大英百

科全书》评价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一个孩子的

诗园》体现了“一个成年人在重新捕捉童年的情

绪和感觉时异乎寻常的精确性”，这个评价可以

看做是对此种特殊天赋的一个经典定义。小淘

气尼古拉、长袜子皮皮、马列耶夫、窗边的小豆

豆……不过是几个淘气包的故事，为何能成为

传世经典？儿童的天真、稚气、活力……恰好与

人类一直深藏在文明角落里的柔软好奇和自由

游戏的天性产生了共鸣，不仅仅是属于儿童、童

年的东西，而是全人类的天性，无论什么年纪。

所以奇妙的是，成年人们将儿童文学的目标读

者定位于儿童，但他们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回到

童年、化身儿童、玩味经过岁月“美颜”“提纯”过

的童稚美，并将这种玩味与儿童读者分享。所

以，进入儿童文学创作过程的成年人，至少有三

种立场、目光和心态重叠交织在一起难舍难分：

母亲、教师和曾经的儿童。

在马克思的那段话中，包含着非常值得回

味的一句：“每一个时代的固有性格不是纯真地

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真该为这位200年前

的伟大思想家兼共产主义导师拍案叫绝，一句

不经意的话，穿透了儿童文学文学性的要害。

透过现象看本质，“儿童本位论”与“成人化”的

冲突长期存在，恰恰表明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学

自身的普世性和母题性是超越年龄的，生命的

意义是在童年和成年之间轮回的，这正是儿童

文学貌似天真无辜的外表最大的蒙蔽性。事实

上我们给任何一种文学门类设置边界，无论其

支点是读者对象还是题材范畴，最终它们都会

殊途同归文学的普世性和母题性。正如万物生

长、历史发展都是螺旋上升，复杂与简单的辩证

关系几乎在一切领域中存在着，儿童文学的审

美形态与人类思维运动中某种大道至简之间，

与高级情感活动中某种返璞归真之间，的确存

在某种奇妙的、令人心醉的呼应。儿童文学的

文学性是一种包容性，包容着儿童与成人共同

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爱、自尊、归属、自我实现

等），儿童文学作家的本事，就是能敏锐地在儿

童的大脑能够感知接纳的信息范围内去提炼那

些与我们螺旋上升的高级的意识形态、情感形

态、审美形态相契合的东西。而那种东西就是

一种诗性。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是

感受得到那种自然散发的诗性的。

相信有很多儿童文学作家意识到了那样一

种“大道至简”的吸引力，谁不想自己的作品能

千古流芳？殊不知这是一个陷阱、一把双刃剑，

作家们需要小心翼翼，需要磨炼功力，一种穿透

儿童的天真感受到“大道至简”的功力，这是一

种必要的介质，能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儿童文学作家的本事，就是找到这些东西最纯

真质朴的本源，不矫饰、不用哲学文字去框正

它。如果你不能真正激活你内心的那个孩子，

而纯粹用一个哲学家的情怀去吟哦，那呈现的

就是做作。

文学创作是个体行为，千人千面，但是经典

作品是有深刻共性的。为什么大人小孩都喜欢

《猜猜我有多爱你》，却没有人指责它成人化？

为什么大人小孩都喜欢《皇帝的新衣》《丑小

鸭》，却没有人指责它们成人化？为什么儿童完

全能够读懂的《万卡》，没有人贬斥它缺乏文学

高度和社会深度？所以，思考一下它们的共性，

就是完全被儿童喜爱的形式和无可替代的文学

意象。譬如说从安徒生到现在已经200年了，

而指代“赤裸裸的谎言”除了“皇帝的新衣”还有

更贴切又生动的文学意象吗？还有“反映儿童

的现实生活”，甚至“透过儿童的现实生活反映

更广阔的社会”，为什么契科夫的《万卡》能够成

为经典？万卡的故事没有任何高深莫测的哲学

喟叹或慷慨激昂的社会批判文字，平实无华得

所有10岁儿童都能读懂并体会到感人之处，但

它的悲悯之刃已经深深刺入了人类感知苦难的

中枢神经，因而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老少咸宜的

世界级经典。

所以，一直以来一些儿童文学理论家强调

的“儿童本位”是值得尊重的，是儿童文学边界

的原点，记住这个原点，我们就不至于仅仅沉迷

于“大道至简”的“大道”，而忽略了“至简”。儿

童本位，确切地说，是儿童读者本位，儿童文

学的立足根本——目标读者永远决定着儿童

文学的边界和存在感。作为儿童读者，他们

并不在乎作家所写的是不是完全围绕他们自

己的生活细节（如果作家要写，那他们要求作

家写得像一点），他们在乎的是他们能否读懂

（至少表面上读懂）以及感兴趣作家所写的东

西。无论是从儿童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还

是从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之独特性的角度，儿

童文学创作都应该立足于反映儿童的经验、

儿童的成长，其基本审美形态应该是从儿童

经验、儿童成长中提炼出的童年精神、童年稚

态美，而其文学性的延伸取决于作家在多大

程度上穿透儿童经验与童年稚态美通往“大

道至简”的功力。

在中国，儿童文学是有着自身发展历史和理论积累的学科。对儿童文学的

边界这个涉及儿童文学定义、美学特征、文学史价值等内容的话题，并不是第一

次有人涉足，或者第一次被讨论。今天所要做的是，在信息化、图像化的时代背

景下，在文学文本数量日益增长的情形下，思考儿童文学的存在形态和特征。

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有具体年龄差异。如果“儿童”只是处于幼年和少年

之间的一个人生阶段，那么儿童文学的内涵就会狭窄得多。虽然在语用上不大

会称未满18岁的初中生、高中生为儿童，但是在法律、社会习俗中，都会将他们

视为未成年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共识基础上，可以认为读者对象为18岁以下

人群的儿童文学，是为未成年人写作的文学。在此前提下可以进一步讨论儿童

文学的边界与内涵，讨论某些儿童文学形态被接受或不被接受的可能性。

儿童小说的边界

面对儿童小说，现在应该不太会出现20世纪80年代质疑儿童小说叙事形

式过于先锋，令儿童读者读不懂的现象。历经各种媒介、各种终端上数量惊人的

叙事的洗礼，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阅读经验变得更为丰富，阅读能力更强了。但是，

那时对儿童小说中一些内容的疑虑态度，在今天似乎仍然存在。例如当下电视剧、

电影中，暴力、犯罪、恋爱、亲吻的镜头，不仅屡见不鲜，而且是一些电视剧、电影的主

线。儿童只要坐在电视机前，坐在电影院里，就有可能看到这样的镜头。但是当为

未成年人服务的儿童文学中出现些许这样的内容时，就会触犯禁忌。

这种情形是引入YA（Young Adult）文学这样的概念时所无法避免的。

在阅读儿童文学品牌“魔法象”所推出的小说《地堡日记》中文版的时候，我一直

在想，这样的文学可以被置于YA文学的概念之下，但是如果YA文学的读者对

象是未成年人的话，这些YA文学的作品，多大程度上能被出版者、研究者、儿童

读者、家长所接受。读《地堡日记》总是有一种预期，众人被绑架的事情能够转

寰，凶手会被绳之以法，被囚禁的人们与亲人再次相聚。这是好莱坞商业片的

“套路”，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很多儿童小说的“套路”。但是在《地堡日记》等YA

文学中，这样的预期却很容易落空。作家没有交代绑架者的动机。绑架者所设

定的规则，也让地堡里与世隔绝的生活不可能永远体面地继续下去。主角们最

终一个个死去，并没有得到解救，反而像是走进了一个无解的迷局。《地堡日记》

这样的作品就像刀一样，让人感到坚硬与犀利。

如果说，如此惨烈的死亡在以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不常见的话，那么就我并

不广泛的YA文学阅读范围来说，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美国的非裔作家迈尔

斯的许多长篇、短篇作品，都是包含着这样的犯罪、枪击、意外死亡甚至是吸毒、

少年性行为。小说中弥漫着类似于身体的感觉越来越冷，但等待中的火车却永

远没有来，不知是否还要继续等待下去这样的绝望情绪。而这并不妨碍他的作

品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获得纽伯瑞荣誉奖、美国国家图书奖。

在中国作家不会选择这样写作时，这些小说的中文版能够出版，而且是作为

儿童文学出版，体现了中国出版业对儿童小说的容忍程度，对于中国原创儿童文

学向着这个方向的文学边界探索，具有参考价值。有一定量的此类中文文本，有

助于我们在阅读中去思考，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社会观念、社会形态，是否具有代

表性、普遍性、独特性，是否值得尊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是否意识到这

样的社会形态与意识，社会心理在接受上又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如果禁忌真的

存在，那么新世纪以来被大力倡导的儿童分级阅读，或许不仅仅是依据词汇的难易程度促进阅读的一个

手段，也许还可以通过家长引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使尚未到达一定年龄的儿童，不去阅读某些儿童文学

作品，从而使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合理地存在，以避免类似影院里常常出现的，成人无意识地携带儿童观

看爱情电影或者有暴力倾向的电影，结果时时为儿童遮眼、儿童好奇的质疑声此起彼伏的尴尬。

虚构与非虚构

非虚构创作是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中国古代文学有非虚构传

统，在当代成人文学领域，非虚构创作出现得更早。儿童文学中，具有纪实性质的报告文学，也有着较

长的发展历史。当非虚构这样一种创作倾向进入儿童文学，值得关注的是与既有的虚构叙事关系如

何，带来了什么新质，又如何推进了儿童文学的边界。

研究非虚构叙事的美国学者沃尔顿认为，“任何创作，只要具有在扮假作真游戏中充当道具的功

能，虽然此功能可能是次要的、表面的或工具性的，便可以被视为‘虚构’。只有那些完全缺乏此种功

能的，才会被视为‘非虚构的’”（沃尔顿：《扮假作真的模仿：再现艺术基础》）。因此，非虚构文学与虚

构文学的文体分野，体现为非虚构对“扮假作真”的虚构文学传统的拒绝。在这一点上，非虚构创作比

报告文学走得更远。

《梦想是生命里的光》中，叙事者一再仔细询问，被采访对象的生活事实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又如

何去做。每一个被采访对象都被严格限制在生活的复杂线索之中，任何一条线索都不是能够被随意

拆除的。叙事者也未觉得自己有强大的力量，能够强大到足以拯救被采访对象，因而尽可能小心而善

意地与被采访对象交谈。当殷健灵的写作从小说挪移到非虚构创作（“访问童年”）中时，由于人物从

仅在文字中存活的文学形象，变成了现实中有血有肉的、可以对话、能够诉说的人，作家与生活原型、

与文字中的叙事者之间，对话的姿态变得更为真实，更受到现实的“羁绊”，几者之间也更为平等。现

实与历史中现实生活的强大逻辑，促使作家在很多地方不得不放慢叙事速度，克制自身的情感，改变

创作的惯性，保留更为丰富、真实的生活细节。

这对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不仅体现了非虚构创作对中国儿童文学边界的推进，而

且对儿童小说等体裁的创作也有积极意义。如萧萍的《沐阳上学记》中包含了母亲、儿子各自作为叙

事者的文本。以母亲视角叙述文本很好地解释了儿子视角叙述的文本中母亲克制、体谅的形象。对

儿子的行为，并未刻意地引导与拔高，并未有苦尽甘来、大功告成之感，更多的是对儿子言行的理解和

接受，更多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因此《沐阳上学记》虽是小说，却在理念上与现实主义小说有所不

同。非虚构与虚构的文体分野，在这里变成非虚构成分与虚构文学的内在共融。而无论是非虚构还

是虚构，在对文学传统的反抗中，就是要去展现更丰富与广阔的真实，这也带来文学边界的拓展。

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非虚构创作对文学边界的拓展，是建立在文学边界的拓展或者说文

学性“弥漫”的基础之上的。2010年《人民文学》首次设立“非虚构”栏目时，编者所写的卷首语认为，

设立栏目的理由是“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

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书写活动向着网上、网下更多的生活角落延伸，以更

便捷的方式传播。不仅是文学的边界，甚至连虚拟世界、现实世界之间的边界都开始被打破。信息技

术如何帮助我们找寻到原本在我们意识之外的非虚构成分，我们又如何去采撷身临其境的信息化生

存里新的非虚构成分，进而发现生活里更多的真实，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语词与图像

世纪之交以来，图画书越来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目前，已经比较广泛地将图画书，

至少是将在图画书中占比非常高的儿童图画故事书，作为儿童文学的一个部分来考虑。虽然在中国

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样的权威奖项中，目前还没有分列图画书体裁，但是孙玉虎的图画书

《其实我是一条鱼》在幼儿文学门类中获奖，也体现了对图画书包容、鼓励的态度。

从儿童文学边界的角度来看当下的图画书现象，如果我们所指的文学仅指文字文本的话，那么图

画书因为使用了语词和图像两种媒介，会处于文学和艺术之间的位置，似乎逾越了文学的边界。但在

如今这一个充溢着图像，就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的时代》）的时代，

图画书提供了一种途径，让我们明白人类社会图像转向的历史背景下，文学的边界可以比纯文字的文

本更远，甚至辽远得多。那么就不需要受到文字文本局限，不需要纠缠于图画书和小说之间的优劣比

较，进而可以在文学和艺术的广阔空间中，思考文学性、艺术性何处安放，文学性和艺术性如何结合、

对话。

儿童图画故事书有别于资料图册，有别于介绍知识的图画书，能够有深度地、精彩地叙事，能够表

达对世界的深刻思考，能够充分调动起语词和图像两种媒介的优势。加拿大学者诺德曼在《说说图

画：儿童图画书的叙事艺术》一书的结尾，这样写道：“对世界的认知并不一定就会导致愤世嫉俗的态

度；真正懂得思考的成年人中极少有偏激的愤世嫉俗者”，“我们不能将孩子的天真视为一种乌托邦信

念，更不能拿这个信念当理由，让孩子一直无知下去”。这是诺德曼面对那一时代的图画书发出的感

慨，是对图画书阅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图画书的期许，是基于他所分析的图画书中语词与图像之间

复杂的、甚至是悖逆的关系。如果图画书能够将我们的思考推进到这样的层面，那么图画书的出现非

但不是对儿童文学边界的不可饶恕的逾越，反而是对儿童文学疆域的有力拓展。因此并不是加上了

图像，平庸的文字就能变得优秀；也并不是加上了中国的图像，就一定能够突破沟通的界限、文字的界

限，成为代表中国人思想和审美的高度，而仍然是需要深厚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依托，这一点并不因

为媒介的更改而改变。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提出了图式在创作中的影响力。无论是文学还是图像

创作，共同的图式总在有意无意地影响不同人观察和描绘的方式，横亘在人与现实之间。因此，图式

也令我们更容易区分类别，勾勒边界。要拓展儿童文学的边界很难，要在儿童文学边界内部突破原有

的图式也很难。而突破原有图式的可能性却依然“诱惑”着我们，依然体现在一代代作家的艰辛努力

之中，折射着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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